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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赵明诚历仕南北，早年遭遇政治变故，被迫终止仕途生涯。再度出仕后任莱州、淄州知州，期间整顿吏

治、针砭时弊。建炎南渡后，赵明诚临危受命知江宁府，命移湖州之际却发生“缒城宵遁”事件。该事

件目前已知的信息和结论仍有缺漏和可疑之处，梳理赵明诚的为官经历、升迁情况，结合对“缒城宵遁”

事件的考辨，可全面了解赵明诚的政治思想和为官能力。 
 
关键词 

赵明诚，文官制度，宋朝，缒城宵遁，罢官 
 

 

A Study and Comparison on  
Zhao Mingcheng’s Official Career 
—Concurrent Analysis of the“Sneaking Out of the City  
by Rope at Night ”Historical Controversy 

Baihui Ruan 
School of College of Humanities, Taizhou University, Taizhou Zhejiang 
 
Received: June 25, 2025; accepted: July 18, 2025;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5  

 
 

 
Abstract 
Zhao Mingcheng successively served as an official in the north and south areas. In his early career, 
he encountered political upheaval and was forced to terminate his official career. After becoming 
an officer again, he served as the prefect of Laizhou and Zizhou, during which he rectified bureau-
cratic governance and critiqued social ills. Following the southward migration during the Ji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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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Zhao Mingcheng was appointed as the prefect of Jiangning Prefecture during a critical time. 
However, the controversial incident of “sneaking out of the city at night by rope” occurred en route 
to his reassignment to Huzhou. Existing information and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is event remain 
incomplete and questionable. By examining Zhao Mingcheng’s official career trajectory and promo-
tions, combined with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neaking out of the city at night by rope” incident,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his political ideology and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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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宋代文官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重要领域，历来为学界所关注。龚延明教授通过系统梳

理职官称谓与品秩流变，奠定了制度研究的基础框架[1]。邓小南教授则从制度史研究方法论出发，着重

阐释宋代文官选任制度与政治文化语境的互动关系，其“活”的制度史视角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2]；黄光辉教授通过梳理文官寄禄制度改革的历史，对元丰改制后“官职”分离的运作实态作了详细解

析[3]。这些研究虽在宏观层面揭示了制度变迁的总体脉络，却较少关注特定历史情境下制度对个体仕途

的具体影响。 
本文选取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的士大夫赵明诚为研究对象。作为太学出身的典型文官，赵明诚历仕

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亲历党争倾轧、建炎南渡等重大历史事件，具有制度考察的典型意义。关于他的

相关记载虽散见于各类史料，但通过系统爬梳仍可重构其仕宦轨迹。本文尝试以微观史视角，将赵明诚

个案经历置于宋代文官制度演进的宏观背景下，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具体分析制度与个人仕途的互动

关系，既为宋代职官制度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案例，亦对散佚的相关历史记载具有拾遗补阙之效。 

2. 赵明诚仕途出身辨析 

赵明诚的入仕途径史无记载，学者诸葛忆兵在考据李清照生平时曾对其作过简略分析，他认为赵明

诚是因宰辅子弟的特殊待遇而恩荫入仕的[4]。然而，根据宋代的文官制度结合目前已知的赵明诚官职履

历来看，门荫入仕的升迁情况显然和赵明诚实际的升迁情况存在诸多偏差。 
宋代的官僚队伍非常庞大。有宋一代，高官子弟皆可做官，然而，有官职并不代表就有具体差遣，

且有出身和无出身官员的升迁之路也有着天壤之别。宋代在官员的职务之前加左右以示区别，“左”为

有出身者，即通过科举进士步入仕途的官员(包含太学上舍赐进士者)；“右”为无出身者，又称杂出身，

以恩荫入仕或流外入仕、摄官转正和进纳补官等。 
就升迁而言，出身于进士高科者可以迅速“依例”迁升；无出身者则需凭资考依次晋升[5]。以“转

一官”的情况来看，“转一官，则有时相当于迁数资；所转得之官秩，依官员有无出身、差遣剧易、原寄

禄官(本官)之高低清浊以及是否带职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一般是无出身逐资转，有出身、馆职乃至待制等

超资转([5]: p. 145)”。元丰改制后，文官官阶共三十七阶。无出身者若逐资转，其晋升周期往往长达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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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且上升空间有限，这与进士出身官员的快速晋升路径形成显著差异。 
以北宋科学家沈括为例，沈括早年以父荫入仕，任海州沭阳县主簿(主簿为从九品) [6]，在任期间颇

有政绩，然官阶难以得到提升，直到考中进士后的第二年才得授扬州司理参军[7]，后两年便入京师编校

馆阁书籍。可见，同样的才干能力，有无出身对于官员升迁的影响是很大的。故而，以恩荫入仕的二代

子弟们大多盼望着能通过科举获得出身，从而步入仕途的阳关大道，又或者希冀于帝王的恩典，特赐进

士出身。这里举蔡攸为例，以窥一斑。崇宁三年之前，蔡攸的寄禄官为通直郎，职事官为鸿胪寺丞[8]。
崇宁三年正月赐进士出身后，即特赐紫服佩金鱼袋，政治地位骤然上升。根据蔡攸的升迁履历可知，有

出身者和无出身者的晋升之路是明显不同的。蔡攸赐进士后短短一年时间就从直秘阁晋升为直学士([7]: 
p. 871)，升迁之路一步登天。这侧面说明“出身”的重要性，即使是蔡攸这种特例走捷径的官宦子弟，也

是需要“进士”的身份加持才能依次晋升。 
有了沈括和蔡攸的例子，再来辨析赵明诚的官职履历，情况便一目了然。据《宋宰辅编年录》的记

载，赵明诚的大哥赵存诚在崇宁年间已是进士，蔡攸在赐进士之前的职事官为鸿胪寺丞，正八品职事官，

而在《宰辅编年录》的记载中，崇宁四年赵明诚是鸿胪少卿，正六品职事官([8]: p. 722)。倘或此时赵明诚

无进士身份，那么根据宋代的文官制度来看，一个无出身低品阶的二代官宦子弟，是不可能得到鸿胪寺

少卿这样的清曜之职的。来看此时赵明诚两位进士哥哥的职事官品级：大哥赵存诚为从四品卫尉卿，二

哥赵思诚为从五品秘书少监，兄弟之间的品级差距并不大。除此以外，宣和七年(1125)和建炎元年(1127)
关于赵明诚的两则转官记录，也能侧面证明赵明诚是“有出身”的官员。《宋会要辑稿》宣和七年下有

关于赵明诚的记载：“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职事修举，可特除直秘阁[9]。”又《景

定建康志》中关于赵明诚南渡后知江宁(即后来的建康)的记载：“建炎元年七月，翁彦国致仕，八月，起

复朝散大夫秘阁修撰赵明诚知府事，仍兼江南东路经制使[10]。”宣和七年年末赵明诚的寄禄官为朝散郎，

寄禄官阶序列为二十一，建炎中赵明诚在江宁时的寄禄官为朝散大夫，寄禄官阶序列为十八。两年不到

的时间，赵明诚的寄禄官连升三阶。这显然不是无出身之人的晋升通道。若严格按照无出身之人逐资转

官的规定，则赵明诚下一任差遣达到年限且考核通过才可获得一资，成资后方能以序递升一个位次。再

看赵明诚的馆职变化，北宋末年徽宗朝，对于馆职的等级和升迁有明确的划分。从低到高依次是：直秘

阁、直徽猷阁、直显谟阁、直宝文阁、直天章阁、直龙图阁、秘阁修撰、右文殿修撰[11]。宣和七年年末

赵明诚的馆职为直秘阁，建炎中赵明诚到任江宁后的馆职为秘阁修撰，这期间赵明诚的馆职连升六级，

足见其升迁速度之快。对比同时期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李谟的馆职，时为直徽猷阁，李谟是进士出身，然

就当时各自所带的馆职而言，则低于赵明诚四级。 
综上，根据宋代文官制度结合赵明诚和同时期官员的升迁之路对比，可知赵明诚实为“左出身”(即

有出身)的官员。宋代，特别是发展到徽宗朝后，事实上科举常科登第者只出自进士科一途，“有出身”

实际上就是指“进士出身”。赵明诚的“有出身”身份则有科举、太学上舍赐进士、恩典赐进士(如蔡攸)
三种。从目前留存下来的资料，如《金石录后序》中提到的“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12]，结合徽

宗朝的实际情况，赵明诚是太学上舍赐进士的可能性最大。 

3. 赵明诚南渡之前的为官情况 

3.1. 早年为官情况 

赵明诚入仕后的初始职务，由于史料的缺失，现已成谜。目前已知赵明诚的第一个职位是崇宁四年

的鸿胪寺少卿，因父亲赵挺之请辞相位，徽宗特赐兄弟三人官职以示安抚。赵明诚在鸿胪寺少卿的位置

上方一年半，政治生涯却突然中断。大观元年(1107)三月，赵挺之在与蔡京的斗争中落败，罢相五日后即

暴卒家中，三日后蔡京罗织罪名，欲置赵家于死地，赵明诚因此受牵连被捕入狱，后因查无实证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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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p. 738-739)。由此，赵明诚开启了长期的屏居生活。赵明诚具体于何年再度出仕，史无记载。《金

石录后序》言，后屏居乡里十年，曾连守两郡，分别是莱州和淄州([12]: p. 310)。如果按《后序》屏居十

年的说法，那么赵明诚再度出仕的时间则是政和七年(1117)。而早在赵挺之恢复名誉的政和元年(1111)，
赵明诚的兄长们便已陆续复出。而且，按照宋代官制，任职知州之类的地方亲民官之前要先以知县、通

判等依次升序[13]，此前赵明诚长期屏居，从制度上来说，官员不可能无任何亲民官资历便直接跳到知州

的职位上的。据此，赵明诚在知莱州前，至少还有一任知县或通判的任期，由于史料缺失，而不为人知。 

3.2. 再度出仕，针砭时弊 

赵明诚二度出仕后的北宋末期，朝廷日益腐烂，社会矛盾尖锐，山东地区贼寇不断，治安不稳。因

官员调遣频繁而导致的地方吏治腐败、民生凋敝等问题非常普遍。对于赵明诚在莱州时期的为官情况，

傅察曾在《任伯仲时德升用均父韵送德父守葘川邀余同赋》一诗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疲氓按堵身

暂休，黠吏垂头声不出。人言功效真卓尔，归近高堂浑含喜[14]。”赵明诚在实际治理地方时，对于北宋

末年的社会现状也是有切实关注和深刻思考的，这在他所撰写的《金石录》跋尾中多有体现。在《汉孙

叔敖碑阴》跋尾中，赵明诚就曾借汉朝官员调遣之事指出地方官调遣频繁，导致劳民伤财，其根源在于

官员为满足侥幸进取之心而苟且钻营[15]。又《唐义兴县新修茶舍记》的跋尾，他就曾借唐朝贡茶之事讽

喻北宋末年的贡茶之弊([15]: p. 547)。北宋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自册为教主道君皇帝，官员纷纷进献

祥瑞，歌功颂德，赵明诚则以孙皓亡国为例对朝政进行讽喻，希望朝廷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切实的民生

吏治中来([15]: p. 384)。诸如此类的跋尾，在他撰写的《金石录》中还有多处。政和七年《金石录》初步

成稿，著述初见成果后，他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朝堂政治，山东地区不断爆发的叛乱，已经使他感受

到暴风雨将临的危险气息，现实的境况急转直下，已不容许赵明诚再埋头学术，做一个纯粹的学者。 

3.3. 淄州任上，平叛逋卒 

莱州三年任满后，赵明诚调任淄州。就在宋金战争爆发之际，赵明诚因平定逋卒叛乱有功，而转一

官。许景衡《横塘集》卷七记载：“赵明诚转一官：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

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剪除残孽，拊循兵民，以纾朝廷东顾之忧[16]。”  
关于此次叛乱，目前无法从赵明诚视角得知前因后果，但翻阅史料仍然有迹可循。 
宣和七年(1125)金人入侵，太上皇赵佶南下避难。此后，胜捷军在与金人作战中惨败没于河北，统制

张师正被杀，大校李复鼓动众人于淄青地区作乱，形成一人振臂万人呼应之势，情势严峻，对淄州、青

州地区的民生治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宋史·童贯传》记载：“贯奔入都，钦宗已受禅，下诏亲征，以

贯为东京留守，贯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贯在西边募长大少年号胜捷军，几万人，以为亲军，环列第舍，

至是拥之自随([6]: p. 13661)。” 
南宋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对此进一步补充：“初，胜捷军统制官张师正，与金人遇于河北而

溃，至大名府。宣抚使李弥大斩师正以徇，而不能抚其众，皆不自安。又闻童贯已诛死，有大校李福(复)
者率以为乱，遂掠淄、青间，其徒至四万人，所过无噍类。至章邱县离城问罪，令曰：「此朝廷处分，非

小邑罪也。」遣人以牛酒犒之，乃舍去。弥大遣裨将，韩世忠以所部五百袭击之，追至临淄河，临阵斩

福，余弃甲而遁，众犹满万。世忠单骑入其军，曰：「我辈皆西人，平时惟杀番贼，几曾作贼耶！官家使

我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请命，遂降之[17]。” 
此处的胜捷军兵败，时间是靖康元年(1126)，地点是赵明诚所任职的淄州，“逋卒”指的就是宋金交

战中溃败士兵聚集起来作乱的人。时间、地点、事件和赵明诚斩获逋卒的事件一一吻合。由此可以推断，

赵明诚作为淄州地区的父母官，与韩世忠一同镇压了散乱到此的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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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赵明诚南渡的时间线 

关于赵明诚南渡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资料来自《金石录后序》，然而，仅这一篇后序并不能完整

串联起赵明诚的南渡经历。根据《金石录后序》的记载，建炎元年(1127)春三月，太夫人郭氏(赵明诚母

亲)病逝于江宁(今江苏南京)，赵明诚奔母丧至江宁，而后于建炎二年戊申(1128)秋九月起知建康府。但是，

这一说法却和宋朝的史料记载相抵牾。赵明诚南渡踪迹最早的记载来自于李纲的《建炎时政记》：“(起
建炎元年六月十三日止六月终)是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唐重除本阁学士差知京兆府，范致虚发来赴

行在，李复升职一等差知秦州，赵明诚发来赴行在[18]。”  
时间往前推一个月，建炎元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今河南商丘)即位，南宋朝廷正式成立。显

而易见，赵明诚此次赴行在是面见新君有重责在身的。赵明诚三月份从山东淄州出发南下江宁奔丧，最

晚在五月份时，他完全可以抵达江宁。 
从建炎元年五月南宋成立开始，江宁就有一件事情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翁彦国贪污案”。翁彦

国是南宋建国后江宁的首任知府，他上任仅两个月，就因横征暴敛，以至百姓敲登闻鼓申诉。翁彦国本

人却于七月份突然亡故，留下一个烂摊子。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宝文阁

直学士浙江荆湖等路经制发运使翁彦国，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西路经制使……先是，经制使翁彦国被旨

修江宁城池宫室，彦国言所赐钱不足用(事见五月辛卯)李纲白上，益以淮浙盐钱四十万缗，且令因陋就简

不事华壮。时彦国方暴赋横敛，而两浙转运判官吴昉，助之为虐，人不堪命，至有击登鼓以诉者”[19]。 
翁彦国七月去世，紧接着贪污案爆发，而此时的赵明诚正在赵构眼前。根据《金石录后序》的记载

结合李纲集子中赵明诚的踪迹可知，赵明诚是抵达江宁后，收到朝廷诏令再赶赴行在的。当翁彦国贪污

案传到行在时，正从事发地(江宁，今南京)赶过来的赵明诚免不了要参与到这次贪污案的讨论中来。江宁

是东南首府，又是抵御金人的军事重镇，守帅之位定不能长期空缺。从结果来看，赵明诚在中央领了任

命，于该年八月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路经制副使。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对此事同样作了详细记录，同时对赵明诚知江宁的时间也作了辨

析：“纲曰：「上以彦国已亡，因贴改所画旨，而独罢昉，且降诏慰抚东南。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

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明诚，挺之子也。(挺之胶西人，崇宁右仆射，日历明诚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宁

府，而建康知府题名明诚以元年八月到任，按江宁要地，无缘彦国死半岁，方除帅臣，盖日历差误，今附

此) ([19]: pp. 217-218)。” 
综上，可结合李清照、李纲以及李心传的多方记录，对赵明诚南渡知江宁府的时间线进行简单梳理，

即：靖康二年三月，赵明诚奔母丧至江宁；五月，赵构即位改元建炎；六月赴行在面圣；七月商丘议政领

命；八月到任江宁。 

5. 赵明诚江宁任上的具体情况 

5.1. 赵明诚兼职辨析 

赵明诚知江宁府，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管理江宁行政、民生事物。而关于赵明诚的“兼江南东路经制

副使”，此前未曾有人做考辨，但于赵明诚此时的工作而言，应是与知府的职权同等重要。宋神宗熙宁

中，朝廷设置经制司，是为了协调边防的财政用度，始称“经制财用司”[20]。从翁彦国在江宁作经制使

时横征暴敛的举动，也可以证实经制使确实是一个协管“经制钱”的财政职位。此外，《宋代官制辞典》

的“经制司”条，也提到了建炎元年，在河北与河东作为军事机构设置经制司的情况[20]。以及《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中所记载的建炎初翟汝文奏书中提到的浙东军与经制司鎗仗手合万人的事情([19]: p. 242)。
可知，在南渡初期的特殊情况下，中央朝廷赋予了该机构和该职位相当的军权。至于经制使和副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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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如转运使和副使，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亦有变动，并在南宋延续。北宋末至南宋，转运使的额名虽

然存在，但诸路以转运副使或转运判官行使转运使的漕司之权，已成常态。这些称谓，于当时人而言，

并非职权范围的大小，而是任事官员资序的深浅程度([5]: p. 158)。 
由转运使、副使推及经制使和经制副使的职权、称谓，拿翁彦国和赵明诚的称谓作对比，情况便一

目了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对翁彦国任职江宁时的记载是：“宝文阁直学士、浙江荆湖等路经制发运

使翁彦国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西路经制使”，翁彦国的经制使前面是没有带“副”的，而提及赵明诚时，李

心传却称是江东经制副使，同时期江东并没有第二个经制使，可知翁彦国和赵明诚所兼的经制(副)使，实

际上只是官员资序深浅的差别，而职权是相同的。 

5.2. 临危受命，治理一方 

赵明诚紧急接任江宁府，正是朝廷内忧外患之际。一方面，金人正逐步南下，外部形势严峻，另一

方面，新成立的南宋朝廷根基不稳、贼寇不断，随着朝廷政策越来越偏向南方，作为东南军事战略重地，

江宁府的重要性正急剧上升。就在赵明诚上任的当月，张遇作乱，动摇江东[21]。十月，杭州兵变，鲍贻

逊领数千福建枪仗手移屯江宁([19]: p. 274)，犹豫不前，前不救杭州，后不保江宁。 
与此同时，这也是江南东路领导班子进行大换血之际。“翁彦国贪污案”爆发后，宋高宗赵构和一

些大臣主张严肃追究其责任，涉事官员均被贬职处罚。如江南东路转运副使刘蒙、提举常平公事陆友谅

贬秩各五等([19]: p. 241)。刘蒙被贬后，李谟接替江东转运副使之职，提点刑狱司暂时未显示有何人在职，

直到建炎二年年末由高士瞳履职([19]: p. 436)，还有未知到任时间的通判毋丘绛和观察推官汤允恭。细看

此时的江南东路领导班底，李谟，江苏无锡人；高士瞳则为宋英宗皇后高氏的族人[22]，祖籍为安徽亳州；

汤允恭，安徽贵池人。而作为江宁府的首席领导，赵明诚却是山东人。由此重组的政治班底，以江南东

路、两浙路、淮南东路的南方本地领导为辅助者，与赵明诚这个北方人互相牵制、监督，旨在安抚百姓

的情绪，让大家看到朝廷除恶的决心。这段期间(1127 年 8 月~1129 年 2 月)，江南东路并无安抚使，军事

是由赵明诚所兼的经制司主导，提举常平司(属于仓司)后被提刑司合并，由此可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

南东路经制使，是行政与军事事务两手抓，责任和压力尤为重大。 
江宁本是富庶之地，然而经过翁彦国的横征暴敛，百姓早已被压榨殆尽，民心不稳，急需安抚；另

一方面，朝廷要在江宁修建行宫、制造军备，这也需要动用一大批的人力、物力、财力。此外江宁还驻扎

着一部分御营军、以及来自福建的枪杖手，他们分属不同的军队、领导，一旦生变，牵一发而动全身。此

时，还有一大批宗室、士人、僧侣、北方百姓避难涌入江宁，江宁城内人员复杂，民心惶惶，如何安抚民

心、建筑工事、征税上供，这些都是摆在赵明诚面前的棘手难题。在现代的各类李清照词传中，作者通

常会忽略赵明诚知江宁的这段复杂历史背景，而臆测赵明诚此时得到该职位是因为朝廷无人可用的侥幸，

继而，又拿后来发生的“缒城宵遁”一事，揣测赵明诚在江宁城内花天酒地、快活逍遥，并将其定义为一

个尸位素餐的官员，这显然是对历史背景不作仔细分析导致的认知错误。对此，有必要作下澄清。 
事实上，建炎期间，避事求退的官员数不胜数，朝廷甚至下诏：“文武臣僚非疾病、危笃、及笃疾、

废疾、不能任职者，毋得陈乞致仕([19]: p. 152)。”赵明诚在众多大臣纷纷求退的乱世之际接任江宁，这

必然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下的决心。《金石录后序》明确写道赵明诚是因母亲在江宁去世才丁忧南渡的。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景定建康志》等史料中提及赵明诚的上任事宜，用的词语也是“起复”，而非

连续性质的“移”或“改”，如果赵明诚本人不愿意，他完全可以用“守制”的理由推脱，然而，他并

没有这么做，在忠孝难两全的情况下，他选择继续为赵宋朝廷效力。且在建炎元年(1127)八月至建炎三年

(1129)一月之间(赵明诚调任湖州之前)，江宁城内并没有爆发和此前一样的动乱，反而不断有外地人涌入

城内避难。对于江宁在建炎三年冬金人入侵之前的情形，《景定建康志》记载：“建康承平时，民之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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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郭以口计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贩游手往来不与([10]: p. 1069)。”可见在赵明诚的治理下，江宁城的情

况正在逐步好转。 

6. 赵明诚“缒城宵遁疑案”辨析 

6.1. “缒城宵遁”的文献记载 

赵明诚在江宁的实际任期共计一年半(1127 年 8 月至 1129 年 2 月)，建炎三年(1129)2 月，就在赵明

诚命移湖州之时，江宁发生了“王亦兵变”事件。关于此次兵变，宋朝史料唯一的记载来源于《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建炎三年)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

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

涂巷中，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

判府事朝散郎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其后，绛、允恭皆抵罪。谟，无锡人；允恭，贵池

人也。此据孙觌撰《李谟墓志》及江东运司所奏参修。明诚改除，《日历》不载，《建康题名》在今年二

月。绛、允恭二月丁丑各降二官资([19]: p. 458)。”  
从这段史料记载中，可以提取到以下四点信息。 
第一：王亦在江宁发动兵变的时间是 1129 年(即建炎三年)不是靖康时期，且此次兵变的性质为内乱，

而非外敌。 
第二：事发时，赵明诚已命移湖州，名义上已是湖州的知州，而人尚在江宁府，当时正处于交接期。 
第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没有提及赵明诚被罢官的事情，受到责罚的是汤允恭和毋丘绛，各降

了二官资，时间是二月丁丑。对于赵明诚后续的调动，李心传在注释中做出了解释，此次任命调动《日

历》没有记载，但在《建康题名》中有记载，作为赵明诚行踪的补充，一并附录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中。 
第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根据孙觌撰写的李谟墓志铭以及江东转运司的奏折记录的，此事的

资料来源皆为李谟方。 

6.2. 赵明诚罢官说辨析 

第一和第二点，前文已解释清楚，下面将重点辨析赵明诚是否被罢官，以及史料记载的可信程度。

可以确定的是，在唯一记录了江宁兵变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没有提及赵明诚被罢官的事情，现存

最早的南宋时期南京史料《景定建康志》也无罢官之事。赵明诚被罢官的唯一出处是《金石录后序》：

“己酉春三月罢。”这里就结合史料和《金石录后序》的记载具体辨析下赵明诚三月被罢的可能性。 
就在赵明诚处于留江宁还是前往湖州的不确定之际，建炎三年三月，不远处的杭州发生了一起震惊

朝野的大事件，即“苗刘兵变”，也称“明受之变”。叛乱由苗傅和刘正彦发动，号称“清君侧”，逼迫

宋高宗赵构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皇太子赵旉([19]: p. 489)。且该事件的导火索之一就是御营都统制王渊

([19]: p. 484)。 
此时朝廷内部已然溃乱，君王易位自顾不暇，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管赵明诚的任免事宜。赵明

诚三月被罢，在实际情况下是说不通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赵明诚是二月被罢官，收到正式的罢免命

令是三月，故而李清照说是三月被罢。但这样就产生了新的疑问，史料记载了二月两个副官皆抵罪，却

独独遗漏了赵明诚，这于理不通。作为一名严谨的史学家，李心传并没有理由为赵明诚遮掩。那么只剩

下一种可能，就是李心传没有赵明诚被罢官的实证，因此史书在这里留下了空白。 
再来看作为江宁事件当事人李谟方的可信度，以及采用了李谟墓志铭的李心传的信誉。《建炎以来

系年要录》作为一部权威的高宗朝编年体史书，无论从编排还是资料的取舍上来说都相对严谨。江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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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所提到的江东转运司的奏折今已不存，幸好，李谟的墓志铭被收录到孙觌的《鸿庆居士集》中。墓志

铭中对于此次江宁兵变的记载为：“御营统制官王亦者，驻兵建康，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公觇知之，

驰告守帅，弗听。公饬兵将官率所部团民，伍伏涂巷中栅其盗，夜半天庆观火起，诸军噪而出，所至不得

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守帅，则缒城宵遁矣[2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说法和墓志铭的说法相似度极高。但也有一些细节的区别和补充。墓志铭

没有提守帅是谁，史料则点名了守帅的名字是赵明诚。以及史料补充了一些情况，事发时明诚已被命移

湖州，以及“缒城宵遁”的另外两个官员汤允恭和毋丘绛。根据李心传的记载，这些补充的资料，他是从

江东转运司的奏折上得知的。李谟是江东转运副使，江东转运司的奏折是由他来起草的。 
这里还需注意到转运使的职权问题。一路转运使的职责繁重，主要以纠察官吏、征收赋役、经度本

路租税为主，并没有军权。实际上，北宋一朝，路转运使的职权在各阶段都有所调整，宋朝初年，朝廷设

置转运使供办军需，作为临时差遣，事毕即撤。此后转运使一度成为一路中最高的行政长官，于是，朝

廷又设置提刑司、安抚司分割其权力。到了建炎年间，路转运使已经低于暂时性的经制使职位——比如，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记载，翁彦国为江东江西两路经制使时，他便能以经制使的职权号令江西的转

运司：“己酉，枢密院言昨翁彦国为经制使，令江西转运司认定钱百万缗，而本路诸州军食不给，诏蠲之

([19]: p. 277)。” 
可见，建炎期间经制使的职权是要大于转运使的。李谟作为转运司的领导，正常情况下是没有兵权

的，赵明诚是江宁知府兼江南东路经制副使，要动用江宁的民兵，无论是江宁府的兵力，还是经制使的

兵力——前文已提到过，这时期经制司被赋予了一定的兵权，都需要动用赵明诚的权力，这也是李谟访

守帅的主要原因。 
该事件中的御营军，在南宋前期的地位很高，南宋建炎元年五月八日，设御营使司都制度([19]: p. 519)，

为天子亲兵，不受知府管辖。且在这之前，就有赵叔近、邓绍密的前车之鉴——赵叔近、邓绍密皆是因

为得罪御营军被杀。如杀死邓绍密的是“御营平寇前将军范琼”([19]: p. 458)，在事态并不明朗的情况下，

赵明诚并不会贸然和御营军正面对抗。 
既然赵明诚不愿意出面采取行动，那么李谟在做防御之前，必然得向赵明诚拿到调兵遣将的权力。

李谟有了这个权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调动府衙的民兵力量，同时，也撇清了职责僭越的问题，顺便卖

赵明诚一个人情。而对于赵明诚来说，这样的安排恰恰是他当下最好的选择——万一兵变消息是假，那

么谎报军情的人是李谟。即便兵变是真，权力是由自己转交给李谟的，李谟也会顾及移交权力的情面。

况且赵明诚有移知湖州的命令在先，在程序上是说得通的。 
从李谟的墓志来看，江宁“缒城宵遁”事件似乎是板上钉钉。但严谨的历史考据，向来需要考古出

土加史料互相比对，方能接近真相。这里试举姚舜明弃城一例。姚舜明弃城之事发生在绍兴元年江州任

上，因李成叛宋，江州沦陷，姚舜明不能阻挡，遂弃城而遁。此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史》中皆有

记录，然而在姚舜明的墓志铭中，却将此事重新裁剪，改头换面，变成姚舜明日夜死守，次后又以秘阁

修撰充江淮荆浙都督府。李心传对姚舜明此事的记载为：“是日，马进陷江州，守臣直龙图阁沿江安抚

使舜明弃城遁，时江州被围仅百日，粮食皆尽，人相食……([19]: p. 891)。”但在姚舜明本人的墓志中，

此事却变成了：“建炎三年(1129)冬，知江州(今九江等地)兼本路安抚制置使，李成叛宋，拥众 30 万围

城，姚布列将士，召募敢死，昼夜接战，生擒其将王林等，复以秘阁修撰充江淮荆浙都督府[24]。”  
墓志作为官员一生盖棺定论的重要载体，对墓主人人生经历的描写通常会有所取舍，隐恶扬善，或

利用文字障眼法美化其行为的做法是存在的，故而不可尽信。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关于墓志金石和

史料的取舍曾这样写道：“予尝谓石刻当时所书，其名字、官爵不应差误，可信无疑；至于善恶大节，则

当以史氏为据([15]: p. 302)。”故而，我们今天对于李谟墓志铭中的这则记载也应当谨慎看待。李谟的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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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铭会提及这一事情，本意是彰显墓主人的光辉，因此隐去了此时守帅已命移湖州的事实，用在任守帅

的“缒城宵遁”一事衬托墓主人的英勇行为。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录此事，也是根据当时现存的

资料进行整合，补充了一部分历史背景，并点名了其他两位“缒城宵遁”的官员。李心传在史书中没有

特意包庇赵明诚，也没有对不知情的事情妄下断语。 
至于赵明诚为什么没有受到处罚，推测原因如下： 
第一：他有命移湖州的调令在先，江宁兵变，从程序上来说并不归他所管。 
第二：转交职权给李谟，故而江东转运司的奏折把责任推到了通判府事和观察推官身上。 
第三：在下一任知府吕颐浩正式接管江宁之前，赵明诚依然留任，且事发后江宁没有受到实质的破

坏，这从三月赵构下诏巡幸江宁就可以看出([19]: p. 479)。 
再看《金石录后序》中对此事的记载。“己酉春三月罢”，这里说的被罢，也不应该理解为被朝廷罢

免官职，而是李清照主观意识里看到赵明诚没有实际差遣了。三月份的“苗刘兵变”赵构已经被逼退位，

那么此前已经收到调令但还没去上任的赵明诚，这时候的处境就非常尴尬了，他的调令是上一任皇帝发

出的，君王易主，新君被控制，那么这个调令还要不要继续执行，这是需要权衡的一件事情。“苗刘兵

变”时吕颐浩作为知府来江宁调兵再去勤王，这时候，江宁名义上的领导是吕颐浩，赵明诚能做的，就

是待在江南东路静候吕颐浩勤王的消息。细看《金石录后序》中关于赵明诚离开江宁后的行踪：“己酉

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入姑孰，将卜居赣水上。夏五月，至池阳，被旨知湖州([12]: p. 311)。”上述所

提到的芜湖、姑孰、池阳都隶属于江南东路，可见这一时期赵明诚还留在原先自己管辖的区域内(赵明诚

是江南东路经制副使)。这期间，这些地区并未爆发战争，也没有恶劣天气发生。 
要了解其中缘由，就要结合“苗刘兵变”和《金石录后序》中的时间线。三月“苗刘兵变”爆发，四

月，兵变平息赵构复位，夏五月，赵明诚被旨知湖州。从时间上来看，赵明诚属于是“无缝衔接”。这和

史书上说的赵明诚命移湖州相符合。 
再者，倘或赵明诚真的是受责罚或罢免后再启用，那么根据宋朝的文书制度，他再起湖州时的官职

前面也应该有“降授”或“叙复”的字眼以示区别，而目前仅有的两条资料中，提到赵明诚转任湖州的用

词则是“改除”、“移知”，这和赵明诚“罢官”说显然并不一致。 

6.3. “缒城宵遁”和“弃城逃跑”的区别 

最后来辨析“缒城宵遁”和“弃城逃跑”的语义区别。根据前文已知，在宋朝的史料记载中，赵明

诚、汤允恭、毋邱绛的行为被称之为“缒城宵遁”，而在现代人的表述中，通通变成了“弃城逃跑”，实

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词汇。“缒城宵遁”强调的是当下的及时行为，即当天夜晚顺着绳索翻

墙而遁，后续的行动并无显示，而“弃城逃跑”强调的则是一个完整的逃跑事件，即舍弃整个城池逃之

夭夭。李心传是一名用词非常严谨的史官，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弃城”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

譬如赵野弃城之事，李心传就曾明确写道：“庚戌，杜彦据密州。赵野将辎重家属弃城而去，军民偶语，

两日不定。后三日，彦坐黄堂上，数野以弃城之罪，命脔之，而分其室，枭其首于市([19]: p. 277)。”而

关于江宁兵变，李心传的描述则是“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府事、朝散郎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

城宵遁矣。”可见，“弃城”和“缒城宵遁”的概念并不相同。因此，赵明诚“弃城逃跑”的说法是不准

确且有歧义的，正确的表述应该为赵明诚“缒城宵遁”。至于赵明诚在“缒城宵遁”后是否有做过相应的

善后措施，由于史料的缺失，已不为人所知了。 
另外，对于现在几乎众口一致的“弃城”说，重点辨析一点，即赵明诚是否“大节有亏”，是否“叛

国”。陈祖美在《李清照评传》附录的《赵明诚传》中，明确说赵明诚是“书生”，是“被推上抗金前

线”[25]，由此赵明诚面对金人逃跑的故事就这样出现在了一些李清照的相关讨论中。南宋战败，金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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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江宁(建康)是建炎三年十一月([10]: p. 1069)，此时，掌握建康事务的领导是陈邦光、李棁和杜充等人，

该事件与早已卸任并且已经病亡的赵明诚毫无关系。赵明诚所任职的江宁是抵御金兵的军事战略要地，

但这不等于在江宁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与金兵有关。在赵明诚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曾面对过内乱，却没有

面对过外敌(此处指金人)。所谓赵明诚“叛国”论实在是一种污蔑，不可不辨，不可不察。 

7. 总论 

综上所述，赵明诚一生的政治生涯，与其家族、时代紧密相关。赵明诚少年时期入读太学，其父赵

挺之官至尚书右仆射，太学浓厚的政治氛围和赵家显赫的政治背景，为他早期的仕宦生涯提供有力支撑。

然而，北宋末年逐渐异化的党争和瞬息万变的政局，导致家族一度淡出朝野，赵明诚也因此受到牵连，

被迫终止仕途生涯。政和元年，其父赵挺之恢复名誉，赵家兄弟得以再度出仕，在完成《金石录》初稿

后，赵明诚先后任莱州、淄州知州。为官地方期间，他关注朝政，深入了解民生、整顿吏治，并写下诸多

借古讽今的跋尾。靖康之难爆发之际，赵明诚奔丧江宁被迫南渡，于内忧外患之际夺情起复知江宁府，

守护一方平安。在即将离任江宁府的交接期发生的“缒城宵遁”事件，又流露出权衡利弊、明哲保身的

深厚城府，该事件也使得赵明诚的形象蒙上了一层阴影。作为一名乱世中的地方大员，赵明诚不仅有着

丰富的吏治经验而且有着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他的官场形象多面且复杂，而非“伟光正”和“懦弱无

能”等两极化的词汇可简单囊括。他感受过政治倾轧的狂风骤雨，也被时局推上政治的风口浪尖，终其

一生，赵明诚始终效忠于赵宋朝廷。时至今日，对于官员赵明诚的为官经历、所作所为，应当实事求是

地给出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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